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 

【明慧网】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五十四岁的

陈继荣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十余次被非

法抄家，三次被绑架到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折

磨，多次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近日，陈继荣女士

向最高检察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发起迫

害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并已收到最高检察院签收

回执。 

陈继荣女士在控告书中写道：我本人曾病魔

缠身，通过修炼法轮功，疾病全消。一九九九年

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为我不放弃信

仰，遭受绑架、抄家、非法拘留、罚款（一万余

元）、送洗脑班、劳教迫害，曾十余次被非法抄

家，三次被绑架到抚顺市教养院，被灌食中加入

不明药物，导致身体每况愈下，经历罚“飞”、 

电棍电、烟烧鼻孔、针扎十指、头朝下倒挂，肋

骨踢折等等酷刑折磨，每一次都被迫害的生命垂

危才送回家。 

我第三次被送回家时已经小脑萎缩，下肢瘫

痪，不能说话。即使这样，恶警们也没有停止对

我和我家人的恐吓、骚扰。我的丈夫（未修炼法

轮功）曾被清原县腰站村派出所无故抓走，刑讯

逼供，上老虎凳酷刑，逼他“ 交代”自己根本

不知道的事，左肋被打坏，还非法拘留十五天。

警察的多次绑架、抄家给丈夫和两个孩子心灵蒙

上了恐怖的阴影。 

陈继荣女士在控告书中请求最高检察院依

法立案侦查，查明犯罪事实，尽快将被控告人江

泽民抓捕归案,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 
 

 

马越，男，一九七二年五月出生，曾任

绥中县公安局绥中镇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

长。马越曾于二零零七年三月，向被绑架的

法轮功学员王亚彬的父亲敲诈了二千元钱。  
二零一零年，任绥中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

队长兼宗教与反 X 教科科长（注：中共是真

正的邪教）。 
二零一四年，马越

死在办公室。马越跟随

恶党迫害法轮功，遭到

天谴。◇ 

    以下摘录的是陈继荣女士

控告的部分事实： 
    法轮大法给我第二次生命 

我家住辽宁省抚顺市清原

县腰站村，我和两个女儿身体都

不好，经常闹病。以前我患有心

脏病，经常头痛、头晕、全身无

力、脖子发硬。头不能转，要想

回头看看，得整个身体都跟着转

才能看到。走路不能走快，走急

了心就像要蹦出来似的，上气不

接下气。后来就瘫痪在炕上，翻

身都得别人给翻。大小便在炕

上，生活不能自理。 
一九九六年的一天，一位亲

戚到我家串门，一看我病成这

样，就说：“你炼法轮功吧！”

从此我开始学炼法轮功。当我炼

到第十二天的时候，我就能下地

了。那天我起的很早，悄悄在厨

房做饭。丈夫喊：“ 你干啥呢？”

我说：“我好了，能做饭了”。

丈夫和我都高兴得哭了，他说：

“是大法救了你呀！”我说：“是

啊！谢谢李老师给了我第二次生

命”。从此以后，我的两个女儿

也开始学法轮功了，不但身体

好，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好。 
    进京上访遭绑架、拘留、送

洗脑班、罚款一万余元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

泽民开始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我为说句真心话，用我亲身的经

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依法

进京上访，半路被劫回，绑架到

抚顺市清原县公安局的汽车库

里。放回家后，经常被骚扰、监

视。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七日

江泽民非法把法轮功定为×教，

我带着两个女儿进京上访被绑

架。当时小女儿只有六岁，大女

儿十岁。警察一路对我们边打边

骂，把我和俩个孩子关到铁笼

子里。 
回当地后，清原县南八家

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邵

永林和派出所警察鲍小东来接

我们。 后把我们拉回清原县

公安局政保科，时任国保大队

队长阮力审问我，邵永林找到

我妹妹强行要了八百元钱，才

把孩子送回家。 
我被送到清原大沙沟拘留

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又送到

清原南八家乡政府洗脑班。县

公安局的警察以怕我从拘留所

到洗脑班的路上跑了为理由，

强迫家属交一千五百元抵押，

没开条、没任何字据。南八家

洗脑班由邵永林、姜德纯、张

茂余负责。我丈夫担心我被教

养，请邵永林吃饭，到他家送

礼，替写保证书，交抵押金和

罚款一万多元，才把我放回家。

我在洗脑班呆了十天，他们让

我交五百元伙食费。 
在抚顺教养院遭罚“飞”、 

电棍电、烟烧鼻孔、针扎十指、

木板打、头朝下倒挂等酷刑多

次迫害致命危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七日，

清原县公安局把我和王桂春、

刘芹等送抚顺市教养院。我们

认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

错，绝食抵制对我们的迫害，

被恶警从二层铺拽到地上殴

打。后把我、王桂春、刘芹送

到抚顺市女子自强学校（抚顺

市公安局第一收容所）。在那

里五、六个女犯人把我绑起来，

揪头发往瓷砖上磕，扇耳光，

踢我的头、脸、全身，掐我。 
我跟她们讲我学法受益的

经过。后来抚顺市政法委书记

去了，他说：“江泽(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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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民不让炼就不能炼。”我说：

“信仰‘真善忍’没有错，法轮功是

教人做好人的没有错，是大法给我第

二次生命。”第二天他们看我不行了，

才把我送回来。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五日，清原

县南八家乡政府综合治理办公室主

任邵永林和一姓曲的到我家，让我到

镇里谈话，我不去。于是邵永林让姓

曲的看着我，十分钟后，邵去清原公

安局找来五个人，不容分说抓住我的

肩膀从屋里拖到大道上，又抬上警

车。他们把我拉到清原洗脑班，两个

人把我从一楼拖到四楼。我绝食抗议

对我的非法关押，绝食到第七天，又

把我送到抚顺市教养院。 
当时江泽民集团给各级政府下

指标，逼迫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

“转化”，“转化率”达到指标才发

奖金。因我不放弃信仰，在利益的驱

使下，教养院恶警为了逼迫我“转

化”，一次又一次的对我进行疯狂迫

害。 
在我绝食第八天的情况下逼我

“ 飞”着（一种体罚，两臂向后使

劲往上翘，两腿站直，两脚紧靠，上

身向下大幅度弯曲，头夹在两腿中

间，两腿与反背的双臂平行），并用

电棍电、拳打脚踢、揪头发使劲往地

上、墙上磕。恶警们给我灌食，灌浓

盐水，白天晚上不让睡觉，让“ 飞”

着。打的我大小便失禁，都便到裤子

里。 
 
 
 
 
 
 
 
 
 
有一次，恶警大队长曾秋燕见我

不放弃修炼，找来几个恶徒一齐上来

把我摁在地上，有压腿的、有压胳膊

的、有坐在我肚子上的、有掐脖子的，

她们掐着我的喉咙不让我喘气，并

说：“掐死她。”有一个人说：“快

松开吧，她不行了。”她们一看真不

行了、没气了，有的吓跑了、有的又

喊又叫。掐人中我也没醒过来。有人

跑去告诉恶警曾秋燕：“陈继荣没气

了。”曾秋燕竟然说：“死就死了。”

我在地上躺了很长时间也没醒过来，

她们把我抬到床上又掐人中，人中都

掐烂了还没醒。恶徒们害怕了，都躲

开不管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了，

可是不到一小时恶徒们又开始对我进

行疯狂折磨。她们把我的手摁在木桌

上，用很厚的木板使劲打。我的手被

打的肿得很高，像个大馒头，变成黑

紫色。一边打一边问：“还炼不炼？”

我说：“炼。”她们就继续打，逼我

“飞”，用脚踢，踹我脑袋、腿，一

直到下班时间，曾秋燕走了才不打了。 
一次，恶警大队长吴伟对我大打

出手，一个耳光把我打倒在地，一脚

又把我踹倒，扇耳光、揪头发使劲往

地上、墙上磕，打了一个多小时。恶

警石青云（女）端来一盆凉水全都从

我的脖子倒进去，又拳打脚踢，并用

小铝盆使劲砍我的嘴、脸，打的我脸

都变形了，嘴肿的歪歪的，牙、嘴都

流血，就连每天和我在一起的法轮功

学员都认不出我了。 
一天，男警察李义用点燃的大半

根香烟烧我的两鼻孔。恶警吴伟、曾

秋燕、赵桂芹、周一琳、石青云等指

使恶徒们用做针线活的针扎我的十个

手指、人中、耳朵、嘴，边扎边问：

“还炼不炼？”我说：“炼。”她们

就继续掐我的全身，专门掐敏感部位，

就连小便都使劲的掐。一天换一个班

轮流毒打折磨我。吴伟、曾秋燕等恶

警曾多次说：“不转化没你好日子过，

你的命还没有一只小鸡值钱，江泽民

有令，“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我被

调到二班，一早上我和新宾法轮功学

员唐铁荣（女，五十一岁）就被恶警

指使打手们逼我们“ 飞”。恶徒们疯

狂的边骂大法边使劲打我们的脑门、

砸后背、用脚使劲踢腿，逼我们放弃

修炼，从早打到晚。 
打手们摁着唐铁荣的手让她写骂

师父、骂大法的话，唐铁荣不写，几

个人使劲摁着她的手写了几句，唐铁

荣哭了。下半夜三点来钟，唐铁荣想

上厕所，可她已起不来，是几个人架

出去上的厕所。第二天，二零零一年

一月一日早上，唐铁荣也不吃饭。”

有人说：“她已经不行了。”狱警急

忙找大队长吴伟，一看唐铁荣已经不

会说话了。她们急忙弄车，把唐铁荣

背出去，当时唐铁荣的头直往后仰，

被送回家后，当天下午就去世了。唐

铁荣的家属找教养院，教养院恶警不

承认是被打死的，说她是不吃饭饿死

的，还找了一个参与迫害唐铁荣的恶

徒作假证，把家属骗走了。 
第二天，我已经被折磨的起不来

了，恶警大队长吴伟说：“不能让她

死在教养院里，得让她死家里”。就

这样把奄奄一息的我送回家里。 
二零零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原

县公安局女警李欣等五人到我家，说

要到局里谈话，我没去。二十六日他

们强行将我绑架到大沙沟拘留所。第

二天又把我送到抚顺教养院，非法劳

教三年。 
一天早晨，恶警曾秋燕、李义、

周一琳、赵挂芹还有二十多个恶徒分

两伙打我，一伙打累了换另一伙。她

们揪我的头发往墙上、地上、桌子上

磕、扇耳光、逼我“飞”。恶警李义

使劲踢、踹我全身，用电棍电我脖子、

大动脉，曾秋燕也用电棍电我，我被

打的昏了过去。当我醒来刚刚睁开眼

睛，恶徒刘守静把我脚朝上头朝下挂

起来，逼我放弃修炼，从早晨一直打

到下午四点警察们下班。 
一次恶警大队长曾秋燕说：“对

陈继荣还要加大力度，今天把她拿

下。”就这样从早上打，打了一上午，

我全身被打的没有一块好地方，已站

不起来了。下午恶警曾秋燕、赵桂芹

还有恶徒刘守静、王淑杰、张玉莲、

孙连芝她们把我弄到库房，先扇耳

光、揪头发往墙上、地上、桌子上磕；

拳打脚踢、踹，又逼我“飞”。我被

打得倒在地上，恶徒刘守静使劲踢、

踹我。我左侧的肋骨被踢骨折了，整

个脸肿的很大，呈黑紫色，脸上、嘴

上都是血，两眼肿的啥也看不见了。

我被她们折磨的四肢抽搐，身体发

凉，走路都得扶着墙走。(转下页) 

中共酷刑示意图：“飞” 



 

 
 
 
 
 
 
 
 
 
 
 
 
 
 
 
 
 
 
 
 
 
 
 
 
 
 
 
 
 
 
 
 
 
 
 
 
 
 
 
 
 
 
 
 
 
 
 
 
 

 
 

（接上页）还有一次下楼，我扶

着楼把手慢慢往下走，有两个警察见

我走的慢，就骂：“你装死不快走，

我推楼下摔死你！”说完一下把我推

下去，我骨碌两下，抓住了楼扶手才

没有摔下去。四十三天，天天站墙根

不让睡觉，恶警大队长吴伟拿来白色

药片（不明药物）掺在饭里，灌食给

我吃。我被她们迫害的身体状况一天

比一天恶劣，两眼发直，不能说话、

不能行走。 终小脑萎缩、下肢瘫痪

（有医院诊断证明）。教养院一看我

不行了，把我送回家。我丈夫一看我

这样就问：“怎么把人折磨成这样？”

恶警吴伟说：“我们今天送回来是想

留她一条命，已经仁至义尽了，因为

江泽民有令，打死算自杀，我们不负

任何责任。” 
    未修炼的丈夫被绑架、绑老虎

凳、群殴、无理拘留 
二零零二年一月十六日早晨四

点多钟，时任腰站派出所所长潘铁生

领着五、六个恶警再次闯入我家，因

为一名大法学员从腰站派出所的老

虎凳上跑了。他们把我家翻了个遍，

没找到人，就把我不修炼的丈夫给抓

走了。到派出所后把我丈夫绑在老虎

凳上，六、七人对他拳脚相加，扇耳

光象爆豆似的，啪、啪、啪一阵乱打。

边打边问：“那个人跑哪去了？”我

丈夫被打急了就骂他们，并说：“你

们打死我也不知道。”潘铁生就对其

他人说：“还得去抓人，你们在这看

着，别叫他跑了。”就这样我丈夫被

绑在老虎凳上一天， 后又送到大沙

沟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五天。 

 

 

 

 
 
 
  丈夫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又交了

郝建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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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元钱。回家后不停的咳嗽，

左肋被打坏了，一咳就痛的厉害。恶 
警把我丈夫送进拘留所的荒唐理由

是：包庇法轮功罪。 
   恶警朴明辉将我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零五年六月十日晚上，我和

（法轮功学员刘玉新）母亲出去挂条

幅，被蹲坑的警察发现了。被劫持到

清原镇腰站派出所。以朴明辉为首的

警察毒打我和母亲，我被殴打致头痛、

迷糊，全身青一块紫一块。朴明辉又

将我们强行送入清原县拘留所迫害。 
在腰站派出所，警察刑讯逼供，

对我大打出手。接着开始灌酒，朴明

辉又开始拿电棍电我，头、脸、嘴、

脖子、手、胳膊、腿等全身全部电过。

又被按在沙发上把外边的衣服全扒开

里面只剩一层衣服，把电棍放在左侧

乳房上使劲过电，电的直蹦。脑门、

头顶被电了很长时间，然后用打火机

烧我的脸和下巴。四个人一起打我，

脸、头都肿了，牙也出血了。我头又

痛、又迷糊，左侧脸肿得老高老高的，

左侧下颌骨头高出一块，嘴也张不开

了，全身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后把我俩送到县看守所，看守所

狱警说人都这样了你们还往这送？我

们不收。恶警说她们是法轮功你们必

须收下，在拘留单上没给母亲填年龄，

她年龄大，胳膊又被打骨折了，恶警

怕看守所不收才没给她填年龄的。看

守所只好收下，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

所后，生活不能自理，嘴也张不开了，

都说不出来话了，自己不能翻身。第

六天，我就生命垂危了。母亲冷的牙

直打颤，胸口还热的直发烧。 
后我和母亲被家人接回家。我回

家后，到抚顺四院检查结果是：小脑

萎缩、脑震荡、左侧下颌骨结构不清。 
以上所述，仅是我肉体遭受迫害

的一部分，而且远不止此，无形的精

神迫害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经过了十六年多的迫害运动，我

们所有法轮功学员，及亲朋好友和单

位，特别是孩子，直接和间接所承受

的痛苦，也是无法想象的。这一切，

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滥用职权发动迫

害运动造成的。江泽民所犯的罪恶可

谓罄竹难书。只有将江泽民绳之以法，

才能根本制止对我、对法轮功的迫

害，才能解脱我所有受害亲人的痛

苦，才能解脱所有被动参与迫害的人

员，才能解脱其他广大被间接拖累的

人们。◇ 

酷刑演示：老虎凳 

【明慧网】秦桧以“莫须有”

的罪名、残忍的手段害死了一生

“精忠报国”的英雄岳飞，至今八

百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痛恨他，

唾骂他。 
秦桧谋害岳飞元帅，毁了他和

他的家族。没人敢说自己是秦桧的

后代。再看当今，汉奸出身的江泽

民，由于妒忌制造出一个个谎言，

公然践踏宪法和法律，对法轮功学

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

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

自杀”的灭绝政策，滥用整个国家

资源，迫害中动用百余种酷刑在劳

教所、监狱、洗脑班摧残法轮功学

员，使众多的人被致伤、致残、致

疯、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等，导

致千千万万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

人亡。 
那些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的人必然会落得可悲可耻的下场。

如：已经落马的周永康、徐才厚、

薄熙来、李东生、王立军等高官和

被逮被判的各级贪腐官员，几乎都

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江氏的马仔，

大多双手沾满了法轮功学员的鲜

血。今天的恶报毁掉自己的家庭，

断送了子孙。日后还要和江氏一同

被定为历史的罪人，遭后人世代唾

骂，还要下地狱遭处罚。 
从二零零二年开始，几年时间

内，江泽民因迫害法轮功在世界上

三十多个国家被起诉。从今年的五

月份开始，海内外六万多名法轮功

学员根据国际法和中国的法律把

起诉江泽民的控告书以各种方式

递交 高检察院、 高法院等执法

机关，也是在给那些仍在听信谎言

和为江氏卖命的人一次明善恶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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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因信仰法轮功而受到被迫害的学员，手持向中国
最高检察院发出的诉江控告信件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部分生活在荷

兰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海牙国际法庭门前，

举办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集会活动，同时，声援中

国大陆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大潮。这些因信仰

法轮功而受到被迫害的学员，纷纷向中国 高检察院发

控告信件，强烈要求现在中国政府，审判这个迫害善良

公民首犯，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清白，还中

国信仰公民的清白。 
刚从国内出来的法轮功学员代表张学民先生在发言

中说：“今天我们来到荷兰海牙国际法庭门前，进行声援

‘全球控告江泽民’的活动，江泽民在中国大陆发动的这场 
迫害法轮功信仰者的运动犯下了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

等罪行，我们希望对江泽民进行法律审判，停止对中国

大陆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 
张先生因不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一九九九年以后，遭

到四次抄家、两次被关押进看守所、一次被非法劳教，他的

妻子徐女士也两次被关押看守所，两次被非法劳教，使全家

人都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为了避免再次被

中共迫害，不得不辗转来到荷兰。 

后，他在发言中表示：“我在此也呼吁世界各个

国家各个民族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了解法轮功到底

是什么，不要只听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政府宣传，让

我们共同来制止对无辜的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 

图：自 2015 年 5 月底至 7 月 9 日，明慧网收到控
告江泽民案例总数和控告人总数随时间增长图 

【明慧网】（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从 5 月到 7 月 9 日

止，已有逾六万人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

行。7 月初起，寄往中国 高法院和 高检察院的邮件在北

京被单独所谓“安检”，部份邮件有停滞现象。法轮功学员正

在利用网络、电子、录音、传真等更多方式投递诉江状。 
据明慧网得到的部分数据统计，7 月 3 日至 9 日一周内，

又有超过 16696 人（13648 案例）向中国 高检察院、 高

法院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从 5 月底到 7 月 9 日，明慧网已

收到 60156 名（48261 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

高检察机关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

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其中，来自 21 个国家的 567 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 高司

法部门投递了诉江状。◇ 

贵州省平塘县掌布风景区内的“藏字石”，被中科院地
质专家鉴定为五百年前从崖壁落下一分为二，石头断面
上天然形成六个字：中国共产党亡(见上图风景区门
票)。而国内媒体报道时都隐去了最后一个字。 


